瓊花之迷

                                                                                                                        米粒

瓊花，又名曇花，我鍾情她於二十幾年前，在一個朋友家欣賞到瓊花那翠綠婀娜多姿的青葉，對她讚不絕口，使那朋友知趣的不得不割愛的擷下一枝葉梗送我，本來想取來作插花陪襯，欣賞幾天，但沒想到放在水裡竟長久青綠不衰且生了根，插入土竟也長了新芽新梗。

當年有瓊花的人鮮少，我視之如寶的呵護，認真澆水翻土，很快的苒苒而生長得茁壯。種植了好幾年不見開花，但那片片厚厚秀麗挺拔的長葉，曲線風姿優美映在窗前，招來不少愛慕與讚賞，叫我趣味濃厚的愈加一枝再一枝，一盆又一盆的傳殖，使之豐產得能讓我慷慨分贈給人家。

逐漸的，青葉的風釆司空見慣，在我家瓊花稀以為貴的地位跌落，對她的狂熱也漸漸的退了燒，任其自生自長。我興來才去探望略加整理灌水，我忙時就遺忘得好幾個禮拜沒去看一眼。沒想到失去關心，她雖呈現了些憔悴微弱，但從沒一棵枯死的，發現她竟是群花草中最有耐性韌命的，眼見是快萎枯的，只要再給了點照顧和修剪，加點水加點肥，她就再復活甦醒，她那強韌的生命力令我刮目相看。

儘管瓊花莖葉能落土而生。卻只有在非常成熟、非常時機才會結蕾開花。不可否認的，瓊花令人懾心讚嘆的乃是她開花的奇觀。

記得種了數年後，我才發現有個米粒點大的花蕾嵌在齒形的長葉邊，我不敢置信的每天要察視那纖細嬌滴的綠蒂，不兩天就變成豆兒大的由一根彎彎的嫩莖托著。再幾天就又如石榴大的懸掛在柔長的莖梗上。一天又一天慢慢地就大如含苞的睡蓮伸著長頸倒憩在葉梢上搖搖自盪，傲然姿態顯得那麼高貴嫵媚。

花開時，她在人約黃昏後帶著濃馨的芳香姍姍而來，緩緩的先舒展那一絲絲嫩瑩的粉紅花鬚外衣，讓潔白花冠徐徐的裸露，一舉一動，一顰一笑柔情的呈現，翩然欲放嬌媚含蓄之態甚是神奇巧妙極了。

靜謐的夜晚，屏息凝神地看著那高雅的瓊花，神遊幻境似的，眼見著微掀的花萼展露出一圈圈鮮明剔透的白羽瓣，一片片盈盈嬌憨綻放成圓月大的笑靨，絢燦顯露出整齊精緻的花蕊。整個生命過程是千姿百態的表演，無盡的展現她自已的美色。午夜鐘響後，花蕊花瓣逐漸羞閉回縮，黎明來時就軟弱低垂無生氣的萎謝了。

觀賞著那短瞬至美的花開花謝，奧妙的生命運作，可比照沙場英雄的悲壯情操，可比照初戀情人的純情愛心，那生死旦夕的無常和無奈令人胸臆悲惻，那瞬時成永恆的存留價值叫人深思其蘊含的哲理。

瓊花從其吐蕾含苞和盛開花謝之過程，節節循規有序。瓊花成熟開花一次後，每年就會按期再開花，年年瓊花再來時，在夜闌人靜幽香瀰漫中，我總要問；為什麼她竟讓工巧精緻奇美的花開在沒有人會注意的黑夜？只顧孤芳自賞？只為知心人而濃粧？如果沒有那特殊任性的「曇花一現」之奇景，她能在千紫萬紅的花群裡佔一席奇葩地位？瓊花的性格作風可啟示了賞花者什麼神密生命意義？生命的評估是在於其存在的長短或在於其光彩的綻放？ 這迷的思索，年復一年，我怎麼還是同樣的會驚豔驚歎？還是追尋同樣的問話呢？！

